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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26日晚上，我开车回家时听车

载广播，忽然在“中国之声”栏目里听到对农民诗

人吕玉霞（“沂蒙二姐”）的专访。作为一个从事

文学工作的人，我曾在无数场景中听到或参与对

文学与诗歌的谈论，但此刻兀然从电台里听到谈

论诗歌的声音，令我生出别样的亲切感。过去的

一年中，诗歌的身影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许多新

的、更公共化的场域之中。我强烈感受到，诗依

然是被关注的，也始终是被需要的。它其实无处

不在，我们只是需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平和的

姿态、更纯粹的本心去面对它。

经典化渴望与共识探寻

几年前，关于“汉语新诗为什么没有出现大

诗人”的讨论曾颇具热度。“大诗人焦虑”背后的

命题，是汉语新诗如何树立“自己的经典”。这一

问题确实紧要，但经典的形成是一种动态的过

程，需要时间，尤其是在路径多元、声音多样的互

联网传媒时代，“经典的炼成”恐怕已很难依据固

有模式来按部就班。2025年，诗歌界关于“经典

化”的讨论似乎已没有那么热烈（毕竟经典从不

是“谈”出来的），但大量带有经典化意图的实践

正越来越蓬勃地展开。这从诗集出版角度可窥

见一二。2025年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重要诗

集，其中有两种出版策略颇可玩味。

其一是“披沙拣金”式策略。许多知名诗人

对自己的创作生涯进行阶段性总结，大量“多年

精选集”出版——这是梳理打造特定诗人总体创

作形象的典型方式。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了北岛的50年诗歌自选集《守夜》，江苏凤凰文

艺出版社推出了陈先发的 40年诗选《碧水深

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林白的40年诗

歌精选集《身体的雷霆》等。“生涯精选”出版热潮

其实已出现数年，但2025年类似成果似乎格外

多，呈现出“多点开花”的态势。

所谓的“多点开花”，不仅是指不同的出版

社都开始推出相似策划，还包括读者主动介入

了“精选数十年”的经典化过程。近期，李元胜

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无限事”上发文，“早晨起

来，发现上海那边出了件大事……泡芙云书店

和她的读者们，抛开作者，仅从读者角度代我选

编了一本诗集”，诗集名为《通常我都坐在生活

边上》。李元胜微信朋友圈的转发按语说得更

有趣：“这一届读者太有想法了，他们对我选编

诗集忍无可忍，今天终于出手了。”读者有想法，

当代诗歌的经典化才有办法。实际上，李元胜

自己的“无限事”公众号在“想法”上也有代表

性：2025年，该公众号主推的两个栏目：一个叫

“××最满意的十首诗”，另一个叫“××的诗，

就读这二十首”，显然具有“阶段性经典化”意

图。可作呼应的例证是，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的

微信公众号推出了“诗人流传最广的诗：××

篇”的系列策划，“一见之地”公众号则打造了

“一人一首流传最广的诗”系列推文。“经典意

识”或至少说“遴选意识”，显然已深刻影响到自

媒体时代的诗歌宣推传播逻辑。

其二是“聚光集影”式策略。很多诗人推出

了主题式诗歌集。在这类诗集中，诗作大多具有

明显的题材聚焦姿态，指向某一共同主题，或在

特定书写领域里开展接续性的深耕。沈苇的《水

上书》聚焦浙江四条诗路（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

诗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其创作实践

被认为带有“行动诗学”意味。江非的《大地为万

物彻夜生长》聚焦乡土自然，凝望具体乡村生活

经验，从大地体验衍生出生命的思辨与诘问。阿

信的《雪山谣》一如既往关心西北雪山草原，叶丽

隽的《群山有赠》立足浙西南山居心境，谷禾的

《泥沼之子》也延续着诗人“由日常及内心”的诗

意生成路径。龚学敏的《白雪与挽歌》以“小长诗

组合”的方式，专题书写东北抗联英雄历史。

诗刊社推出的“新时代诗库”中，薄暮的《冶

工记》、李长瑜的《纳米》、申广志的《石油季节》

等新诗集都是姿态鲜明的“新工业诗集”。这些

创作成果与2025年诗歌界一系列“新工业”主

题的研究与行动实践（如《诗刊》于2025年第5

期推出“新工业诗歌专辑”并与东莞共同开展主

题征文及研讨活动、《诗探索》2025年第1辑推

出“新工业诗研究”专题、《十月》在“十月诗会”

举办“新工业诗歌的个性化书写”研讨会等）密

切配合，进一步推升“新工业诗歌”延续多年的

话题热度。

与“如何展示诗”相关，另一个重要的话题维

度是“如何理解诗”。我们身处一个众声喧哗的

时代。今天的话语场上，很多人都在说，但少有

人认真听，或者说大家看起来都在听，却很少下

决心去认真想。在这种情形下，诗——什么才是

诗、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正越来越难以不言

自明。我们渴望重新树立诗的形象和影响力，背

后的任务是，我们需要更有力、更有效地厘清对

诗的理解，凝聚对诗的共识。在我看来，目前诗

歌领域的情况是，“识”很多，但不够“共”，一些基

础性、常识性的观念和标准，还仅仅“流通”于范

围较小的专业圈层之中。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

致了当代诗歌的发展成就没有获得广泛承认，甚

至常常背负某些误解。

再往深里说，我甚至感觉，即便在所谓的“专

业圈层”内部，许多观念和价值大概也还斑斑点

点地模糊着，呈现出错位的“代差”与“温差”。当

代诗歌如要建立共识、树立经典，“思”是一件与

“写”同样重要的事。2025年，吴思敬在《南方文

坛》刊发《〈百年新诗学案〉总序》，尝试以百年新

诗发展过程中的“事”为中心，“针对有较大影响

的人物、事件、社团、刊物、流派、会议、学术争鸣

等，以‘学案’的形式予以考察和描述”，进而“论

从史出”，探索一种“全新的对百年新诗发展的叙

述”。存照历史是为了启迪当下，《文艺争鸣》推

出“当代新诗的历史反思”专辑，以历史化眼光审

视新诗发展，其中张伟栋、张定浩、王东东等人的

文章涉及诗歌史、诗歌批评、诗歌观念更新等多

重角度，具有启发意义。

谈论诗在本质上也是谈论人。“文本”与“人

本”的碰撞对话，正获得越来越多的理论关注。

张清华在诗歌批评集《诗歌的肖像》序言中谈道，

在技术宰制的时代中，“重新思考‘人本’与‘修

行’问题，似乎有了新的必要……所有伟大的、杰

出的文本，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划痕的文

本，都首先是语言击中了我们。但是在语言的背

后，感动我们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肯定还是那背

后的主体”。霍俊明出版著作《九叶传》，既是从

史料文献出发对“九叶诗派”进行整体性的回望

阐释，更是在呼唤真正诗人所应具备的那种富于

良知的、“众树独唱”式的文化人格。

从特定技术话题局部向理论深处掘进的研

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例如李章斌出版专著《“声”

的重构：新诗节奏研究》。这一话题是高度理论

性的，但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在融媒浪潮

强势支配、“听诗”比肩于“读诗”的传播背景之

下，“诗歌与听觉”的话题呈现出空前重要的现实

意义。诗刊社于2025年推出“新时代诗歌诵读

工程”并开启征稿，也可以将之置于此话题之下

进行观察与讨论。

“新大众”与“新青年”

2025年文艺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便是

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在新大

众文艺的浪潮之中，诗歌是表现极为突出、影响

广泛而巨大的领域。

以中国诗歌网成立十周年为契机，诗刊社召

开首届“新大众诗会”，《诗刊》主编李少君所说的

这番话，或可阐释新大众诗歌受到关注的深层逻

辑动力：“诗歌要打破圈子化、小众化的封闭状

态……在新大众文艺时代，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质

是‘人人可诗，诗为人人’。”《星星》诗刊推出“新

大众文艺讨论”栏目，邀请陈年喜、黄家光等诗人

和评论家参与讨论，核心观点之一是“诗歌本是

大众的事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口呼

吸春天：皮村文学小组诗集》，张慧瑜在该书序言

中表示：“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劳动生产和个体

生命的烙印，语言简洁有力，充满想象力，可谓我

们这个时代的‘新乐府’。”登上2025年央视春晚

舞台之后，“外卖诗人”王计兵在2025年出版了

新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世界把我照亮》。花

城出版社推出了东莞“新大众文艺丛书”，其中包

含温雄珍的《在炭火上安居》、曾为民的《赶石头

的人》、沈汉炎的《有些光不会消失》、易翔的《东

莞时间》等诗集。

这一现象引发了诗歌评论家们的关注。张

清华在《文学评论》发表论文《“新大众诗歌”的历

史溯源与当代新变》，认为“大众诗歌观”植根于

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并与“五四”后的现代伦理意

识形态深度结合，当下的新大众诗歌已在“新媒

体性”“个体身份自觉”和“真实性”等方面体现出

新质与生命力。崔博则在《“新诗人”如何书写

“新大众”》一文中认为，新大众诗歌能够满足大

众情感需求、还原生命原初情境，“整合现代化进

程中越来越破碎的经验与情感，将个体重新还原

为具有丰富生命感受的人”；同时，它还可被视作

是对“引经据典、故作高深，在‘不及物’道路上已

走出很远”的诗歌范式的反拨。

当然，值得提醒的一点是，我们决不能以简

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理解新大众诗歌与所谓“专

业诗歌”“精英诗歌”（其实这两个概念也近乎“伪

概念”）之间的关系。一旦在概念上搞“对峙”和

“对立”，我们就很容易陷入某种“零和博弈”陷

阱，最终把一切生机勃勃的新事物都变成意图先

行的符号。具体来说，我们不应该只关注“身份”

而忽略了新大众诗歌作为“文本”的一面，尤其是

不应该把新大众诗歌自动想象成简单的、无深度

的、反技术的写作。我们对“新大众文艺”的主体

理解要有所更新，时代已经赋予“新大众”新的形

象与能力，其话语方式和自我表达策略也超出我

们的许多惯性认知。例如，2025年我在网络平

台上读到这样一首诗：

老头儿

你去哪里了？

我看见你的小提琴

丢弃在你家

门口的破沙发上

那时下着雨

雨水拍打琴弦

我去你家送快递

没有人开门

这首诗的诗题叫《小夜曲》，作者是邓胡子。

根据网上搜来的简介，这位贵州籍的青年诗人可

能做过送快递之类的工作。这首诗的技术水平

非常“在线”（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专业），全诗情绪

节制、细节准确、语言干净，尤其是行动（“送快

递”）、环境（“破沙发”）与核心意象（“小提琴”）之

间的跳跃式结合，产生了令人惊异的审美张力。

这首诗并不“浅”，也并没有刻意凸显写作者自身

的身份符号（相反，它的力量来自对陌生他者的

关切和共情）。它的“好”首先是作为文本自身的

好。我想，我们应当真正以“诗的方式”去关注和

谈论新大众诗歌，这是对“新大众”与“诗歌”的双

重尊重。

诗歌的新质动能，不仅来自职业身份，也来

自年龄代际。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共陕西省委宣

传部共同主办“文明的回响：2025国际青春诗会

（中国—拉美国家专场）”，来自拉美15个国家的

40位青年诗人与30余位中国诗人以诗歌之名

共聚西安和北京，“不同语言朗诵同一首诗”成为

年度文化亮点。

“00后”诗人的集中登场，构成2025年诗歌

现场色调明丽的景观。一群年轻诗人编选推出

了《迟语年代：00后诗选》。《北京文学》连续四期

推出“00后诗歌大展”，随后又就此话题策划系

列评论及笔谈。赵汗青认为，“网生代”年轻诗人

自小置身信息资源爆炸之中，“生来深知时代之

大、世界之大，同时必然更深知自我之小、诗歌之

小”，从而涵育出关注生活细节的诗歌习性，诗作

呈现出“格物致知”的乐趣及“怡悦自适”的松弛

感（赵汗青《在无限大中守住小——读“‘00后’

诗歌大展”》）。孟垚用“对语言技巧的高度锤炼、

对个人情感和生命经验的深刻关注、对跨学科资

源的丰富调用”来归纳“00后”诗人的共性特点；

马欣雨则提到，自己会关注同代诗人“是否在共

同的轴线上产生对某一维度的偏离与思考”（《关

于00后诗歌的笔谈（一）》）。王士强则从语言角

度来观察，认为“现代汉语诗歌最为重要的责任

之一便是抵制现代汉语的腐败……恢复和发扬

它的活力、诗性、创造性与可能性”，而语言修辞

探索正是这一批青年诗人的显著强项。但因此

也更需警惕，不能使诗歌“仅仅成为一种‘技艺’，

止步于一种语言行为、修辞行为”（王士强《“00

后”诗歌，小时代，语言诗学》）。

年龄之“新”内部亦有辩证，我们不能忽略对

“旧青年”的“新打量”。在诗刊社举办的“70后

诗歌研讨会”上，刘春、江非、邰筐等诗人从“70

后”诗人的登场方式、现状处境、诗歌史位置、未

来去向等角度，给出了许多坦率、深入甚至颇为

犀利的分析，其中的许多思考显然不仅对特定代

际有效。这也启示我们，诗歌之“新”不是耗材，

不是青春流量噱头，而是要持续地、长期主义地，

很多时候也是非功利化地去挖掘诗歌内在的新

话题、真问题。

诗歌的“融媒”与“破圈”

2025 年春节前后，DeepSeek 横空出世。

几乎一整年内，“人工智能与写作”都是文学界的

热点话题。《文艺报》第一时间在头版推出

《DeepSeek强势出圈，写诗不再神秘？》《“人机

共创”，能否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方式？》等专题

报道，并就“春节”主题推出人类与AI“写同题

诗+评同组诗”的整版策划。《星星·诗歌理论》推

出“DeepSeek写诗”专辑，邀请哲学、出版学、计

算机学、法学等不同背景出身的诗人从各自专业

角度展开探讨。李少君先后发表《AI时代，更要

激活和强化人的主体精神》《AI时代写好你的个

人史》等文章，认为“AI的到来，正是新文明的预

兆和起点”，文学的创造力可能获得跨越式激发，

而独属于人的生命感受、主观情志、主体精神，会

在AI时代变得更加重要。中国诗歌网启动升级

工程，成为国内首家接入DeepSeek的文学平

台，对用户发布的诗歌进行AI自动点评。诗人

沉河在微信公众号“守界园”上创办网刊《守界

AI文学》，全部发布AI创作作品，涵盖诗歌、散

文、小说、文学理论评论等多种文体。

AI创作涉及复杂的文学伦理问题。许多文

学刊物表示，坚决抵制作者使用AI作品投稿，因

为文本原创性以及作者主体的生命体验，乃是刊

物对稿件的本质要求。网络自媒体上，也不时出

现对“诗歌AI味”的鉴别举证。就我个人来说，

用AI生成一首诗，再挂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这显

然是一件不可接受的甚至是自我侮辱的事情。

但许多问题又空前复杂：是否只要有AI介入，就

意味着一首诗是“非原创”的？什么程度的AI介

入会在本质上改变作品的性质？如果有些作者

根据AI的建议对一首诗进行了修改，或者在写

诗过程中就特定场景请AI提示了几个可用意

象，这是否算是“人机共创诗歌”呢？这类问题尚

未有明确解答。可以想见的是，随着AI技术的

持续发展，这种难题将更深、更暧昧地缠绕在我

们身上。

数智技术带来挑战也提供机遇。“融媒介”无

疑是2025年诗歌领域的重要话题。最鲜明的样

本是我开篇提到的“沂蒙二姐”吕玉霞。“沂蒙二

姐”通过一系列“诗歌短视频”爆火，她所展示的

显然是一种溢出传统纸质形态的“泛诗歌文

本”。丁鹏在《“沂蒙二姐”走红：所有的宏大叙

事，都始于田间的诗》中分析：“评价吕玉霞的诗

不应脱离其短视频的表现形式。显然，吕玉霞的

作品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诗歌文

本……诗歌的文案、本人的演绎与田园的背景共

同构成了吕玉霞的‘视频作品’。吕玉霞的作品

是诗，但却是以戏剧性的方式表现的诗，不是供

阅读或朗诵的诗，是供观看和续写的诗。”这些作

品经由“玩梗”“续写”获得火爆传播，又与新媒体

平台的运行逻辑、算法策略深刻相关。“影像化”

与“算法逻辑”，在此是核心关键词。

近年来，诗歌产品的“视听化”与“生活化”趋

势引人瞩目。王玮旭在《新媒介、当代诗与新大

众文艺的文艺形式问题》中分析了“代码诗”“新

诗音乐”“小红书图文诗歌”“B站评论区/弹幕诗

歌”等新型诗歌现象，并提出面对网络时代的文

艺新样式，我们要思考“为何这种样式在今天能

够被公众感知？为何它被平台推荐？为何它能

够引发广泛的模仿与再生产？”诗刊社联合中国

诗歌学会共同打造的“云中诗会”（“中国诗歌地

图”系列活动）则是依托线上直播形式，让专业性

诗歌对话变得可视、可听、可参与，增强了“此刻

此景”的全息交互感。总体来说，“诗歌底本+视

听影像”的融合模式越发多见且成熟，逻辑性、符

号性的文字材料越来越自然地与直接感官经验

（视觉与听觉）协同运转，“泛文本化”正成为移动

终端时代诗歌传播的重要趋势。

形态的“跨界”，关联着“破圈”话题。诗歌

的“破圈”，一方面是要把“外”引进来，打破内部

循环机制。告别“熟人社会”玩法，破除无形的

视野围墙和虚妄的身份偏见，越发成为诗歌界

的普遍追求。许多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受到关注

的“自媒体诗人”进入传统刊物视野，如在“小红

书”上走红的年轻诗人焦野绿和惊竹娇分别成为

《诗收获》2025 年春之卷、夏之卷的“季度诗

人”。而在“看到他们”“接触他们”之后，如何“谈

论他们”“对话他们”，或许是“破圈”行动中更重

要也更艰难的命题。老实说，这类诗人的诗歌作

品，在内容与写法上，确实与我们惯常谈论的诗

作有颇多不同；或者说，他们的写作匹配的是另

一套话语框架、另一种传播逻辑。如何与“另一

种”相处？诗歌的价值标准，显然不能追随流量

任意更改，但一种弹性更强的对话能力、胸怀更

宽的欣赏能力、视野更大的分析能力，显然是应

当具备的。

另一方面，是要把“内”扩出去，强化诗歌

向公共日常生活的扩散辐射能力。我举两个

小例子。

一是“磨铁读诗会”。2025年，民间诗歌品

牌“磨铁读诗会”在杭州举办了十周年展览系列

活动。在展览前言中，“磨铁读诗会”对自己的定

位是“只是一个开放性的诗歌发表和传播平台，

在移动互联网的前沿，持续观察一个个诗人的写

作”。我曾参加过他们的年度诗歌活动，活动办

得“很欢乐”，场所常常是在书店或小剧场之类的

公共文化空间。这种公共性姿态很触动我。

二是“马戏团诗丛”。这套丛书由诗人茱萸

主编，收入了刘崇周、李遂、胡木、黎星雨、周钰

淇5位“90后”诗人的5本诗集。“马戏团诗丛”

很特别的地方是对“诗歌周边”的重视。几位年

轻诗人设计推出了许多物料意义上的“周边文

创”，包括但不限于帆布包、马克杯、明信片、文

化衫、不倒翁盲盒、胸针、冰箱贴……都做得精

致漂亮。5位诗人还为自己打造了萌化的、极具

二次元意味的诗歌身份代号（相当于“打造虚拟

人设”），这类似于把人也做成了“文创”。最令我

惊讶的是，5位年轻诗人居然在成都最熙攘的

春熙路地铁站大厅租了大屏，于人流高度密集

处滚动展示诗丛海报。当诗歌的形象夹在海底

捞火锅和天梭手表的广告中间循环出现，被无

数人随机看见，我丝毫不觉得突兀。我觉得诗歌

本来就该这样玩。

我想，在今天仍愿意投身诗歌的人，必然是

爱诗歌的，既然爱诗歌，就该用心把诗歌的事情

做好。而这个时代的“做好”，显然不能再闭门造

车，甚至不一定非要正襟危坐。真正的诗歌，本

就应该与无数的陌生人走在一起，与嘈杂而宽阔

的公共生活挨在一起。诗歌是古老的手艺，但古

老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刀耕火种”。只有脑中的

思路更新、心里的格局更大，我们笔下的力道和

意味才能更深更远——我想，这正是“破圈”话题

背后最本质的期待与追求。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理论研究

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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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更大的格局与更深的意味更大的格局与更深的意味
□李 壮

◆我们身处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诗——什么才是诗、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正越来越难以不言自明。我们渴望重新树

立诗的形象和影响力，背后的任务是，我们需要更有力、更有效地厘清对诗的理解，凝聚对诗的共识

◆我们不应该只关注“身份”而忽略了新大众诗歌作为“文本”的一面，尤其是不应该把新大众诗歌自动想象成简单的、无深

度的、反技术的写作。时代已经赋予“新大众”新的形象与能力，其话语方式和自我表达策略也超出我们的许多惯性认知

◆诗歌是古老的手艺，但古老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刀耕火种”。只有脑中的思路更新、心里的格局更大，我们笔下的力道和意

味才能更深更远——这正是“破圈”话题背后最本质的期待与追求


